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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二十四治为早期天师道独特的宗教管理区域体系，又被视为道教宫观的前身。二十四治

的核心地区是川西平原。有的治所虽存在学术争议，但不少古治一直到现今仍保持着宗教圣地的特色

和活力。主簿山治在蒲江长秋山，原来是三教并存的神圣空间。笔者曾于１９９９年两次前往，记录了

长秋山的历史及现状。２０１８年重访圣地有感，本文将简介主簿山治的源和流。
欧福克，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，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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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教并存

一、当代宗教生态中的二十四治

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向来有亲民、接地

气的特征。东汉天师道产生在一个人口密集、农

耕文化极其发达的地区，并发展出了一套兼具传

教据点、宗教活动场所和行政区域特色的宗教地

理体系———二十四治。因为年代久远，相关记载

多在较晚出的文献中，具体物证缺乏，所以我们

对二十四治的具体状况并不了解，而且对个别治

所的地理 位 置 等 问 题，学 界 的 争 论 不 少。① 在 今

天的宗 教 生 态 中，二 十 四 治 虽 部 分 仍 属 道 教 圣

地，个别的治所也得以恢复，重建了道观，但其

知名度和代表性已远远不如五岳及洞天福地等宗

教地理体系。然而，正因为其知名度不高，有的

治所保留了 “原生态”圣地的氛围，可以说它们

是 “草根宗教地理”的代表。
据６世纪的道教类书 《无上秘要》载，“太

上汉安 二 年 正 月 七 日 日 中 时，下 二 十 四 治，上

八、中八、下八，应天 二 十 四 炁，合 二 十 八 宿，
付天师 张 道 陵，奉 行 布 化”②。汉 安 二 年 是 公 元

１４３年，还有道经认为二十四治建立于汉安元年
（１４２）。③ 历朝历代， 《道 藏》中 不 同 典 籍 提 及 二

十四治，所记载的细节 （如地理位置、所属星宿

等）出现了较大的出入。杜光庭 （８５０—９３３）的

唐末著作 《灵化二十四》对二十四治有很大的改

变，也算是 此 宗 教 地 理 体 系 的 创 造 性 总 结。④ 在

历史发展中，这个体系被扩大了几次，而且天师

道的掌教权由张道陵传给其子张衡，又传到其孙

张鲁。张鲁掌教时，天师道达到了鼎盛时期，最

后将活动中心从川西平原移到了今陕西南部的汉

中地区。公元２１６年张鲁仙逝后，天师道原有的

组织形态彻底被废除了，因而二十四治也就渐渐

地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并成为了道士受箓时所属的

抽 象 “籍 贯”，不 再 与 川 西 地 区 的 具 体 地 点 相

关联。⑤

历史上二十四治的中心地通常为周围有农田

的大山或山岗，早期道教团体的成员 （道民）聚

集于此参加常规的会和仪式。从一开始，治所的

性质和作用是神圣的，因此早期天师道在西蜀的

组织形态消失以后，二十四治的诸山自然成为了

道观、佛寺的所在地。关于二十四治的历史发展

和当代概况，已 故 的 王 纯 五 先 生 （１９３２—２０００）
曾撰写一部专著，提供了珍贵资料的诸多线索给

后来的学 者。⑥ 然 而，读 了 王 纯 五 的 书 以 后，我

们也会发现二十四治中个别治所的地理位置以及

整个体系的诸多问题，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讨论空

间。那么，二十四治在宗教地理中的权威地位和

持续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呢？

部分古治之所以仍旧是宗教活动场所，并且

能吸 引 无 数 的 香 客，在 于 这 些 地 方 的 “灵 气”。
有的治所历朝历代都是宗教活动的焦点，即使经

历了 “文革”十年动乱，它们在改革开放以后也

仍旧恢复为道观，目前由全真龙门派道士住持。
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肯定，这些全真派道士在

继承天师道二十四治的传统，而且他们对这个传

统也有所了解。还有的治所很久以前变成了佛教

寺院———这些地方虽然已不是道教活动场所，但

它们仍旧属于中国传统宗教的 “神圣空间”。



每个治所的中心一般都是一座山。山岳是中

国传统宗教最典型的神圣空间，从古代的山岳崇

拜到今天全国各地佛道二教的名山，都是中国传

统宗教这一特点的明证。在二十四治当中，即使

治所的中心本身不是山，如 “中央教区”阳平治
（今名阳平观），我们也一定能在古治的周围环境

中找到一座标准的道教圣山。据王纯五考证，阳

平治以南４公 里 的 丹 景 山 就 属 于 古 阳 平 治 的 范

围。如今，丹景山仍是一座壮观的圣山，拥有两

座道观和三座佛寺。⑦

１９９９年，原属二十四治的１３个地方已开放

为宗教活动场所⑧，这个数目近年内肯定有所增

长。１９９８—１９９９年间，笔者在四川考察过１３处

古治，其中两处没有任何宗教活动或庙宇，只能

按古地名大概确定其位置。其余１１个地方中，６
处为道观所在地，３处有佛寺，两处为佛道并存

的圣地。⑨ 根 据 笔 者 的 田 野 调 查 和 文 献 研 究，我

将重点考察佛道并存，或更准确地说三教并存的

一处古治———蒲江的主簿山治。

二、《道藏》有关主簿山治的记载

蒲江县位于川西平原西部，四川省会成都西

南７９公 里。蒲 江 县 城 以 东 约１０公 里 有 一 条 山

脉，与东边的眉山县形成自然界线。山脉的最高

处 （海拔８９８米）今名长秋山。按蒲江历史文献

及 《道藏》中的记载，“长秋山”就是 “主簿山”
的别名，也 即 天 师 道 主 簿 山 治 的 中 心 地 带。⑩ 如

今，主簿山 （长秋山）尚未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

场所，由文物部门管理。
《道藏》关于主簿山治地理位置的描述并不

清楚。通常 被 视 为 有 关 二 十 四 治 较 早 出 的 梁 朝
（５０２—５５７）文献 《天师治仪》记载：“第六：主

簿治，主金，上治东井宿，在犍为郡僰道县。”瑏瑡

我们并不知道 《天师治仪》的作者具体指的是哪

个朝代的行政区。主簿山治的部分区域以前应属

犍为郡，但僰道县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宜宾市，离

今日的蒲江很远。《无上秘要》曰：“主簿治，上

应井宿，昔王兴于此山学道得仙，一名 秋 长 山，
在犍为 郡 界。”瑏瑢 《三 洞 珠 囊》记 载：“第 六：主

簿山治，在犍为僰道县界，去成都一百 五 十 里。
蜀郡人王兴于此学道得仙，一名秋长山，南有石

室玉堂，松 柏 生 其 前，治 应 井 宿瑏瑣，微 人 发 之，
治王八十年。”瑏瑤 “去成都一百五十里”的细节与

今天蒲江县长秋山的位置完全相符，但不可能指

古代僰道县或当代宜宾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看待僰

道县这一说法呢？一种可能性是主簿山治在历史

发展中 有 迁 移，另 一 种 可 能 性 是 记 载 有 误。而

且，古籍上 对 地 理 位 置 的 描 述 常 常 是 比 较 模 糊

的。王纯五先生指出过：“汉代，蒲江河 谷 中 游

属于蜀郡的邛州，而山那边的彭眉平原属于犍为

郡 （其郡治在后期由 僰 道 县 迁 至 武 阳 县），故 有

的古籍说主簿 山 ‘在 犍 为 郡 界’。”瑏瑥 古 籍 上 的 说

法其实也反映了主簿山 （长秋山）在蒲江与眉山

两县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。
《道藏》中唐代及以后的文献都确定主簿山

治在今天的蒲江县。杜光庭 《灵化二十四》曰：
“主簿 化，五 行 金，节 处 暑，上 应 张 宿，乙 未、
己未、癸未人属。邛州蒲江县东北三十里，一名

秋长化。主簿王兴、女仙杨正见上升之所。”瑏瑦 按

唐代文献中的常规，为避高宗李治的名讳，杜光

庭以 “化”代 “治”。主 簿 山 治 的 位 置 很 明 确，
因为唐代的蒲江县与今天的蒲江县指的是同一个

地方。宋代 《云笈七籤》也确认 “第六：主簿山

治，在邛 州 蒲 江 县 界，去 成 都 一 百 五 十 里”瑏瑧。
综合文物和文献记载，我们可以确定主簿山治在

蒲江县。至于该治的最初位置是否在别的地方，
则无从考察。早 期 天 师 道 治 的 范 围 是 比 较 广 阔

的，是很大的区域，所 以 记 载 上 的 出 入 在 所 难

免。最起码唐宋以来，蒲 江 长 秋 山 为 主 簿 山 治

的中心已确定无 疑，古 治 的 传 统 在 此 地 也 流 传

至今。

三、长秋山的仙真和庙宇

天师道经过寇谦之 （３６５—４４８）的革新以及

外在条件的一系列变化以后，二十四治失去了原

来的作用和特征。张天师世系在江西龙虎山也建

立了新的祖庭。四川地区的古治虽不再是行政区

域，但它们作为神圣空间持续存在，仍然是 “灵
气”的焦点以及道观、佛寺的所在地。基于它们

在传统宇宙观中的属性 （五行、节气、星宿等），
天师道古 治 在 道 教 的 宗 教 地 理 中 有 着 固 定 的 地

位。但对当地的普通香客、信众而言，这些经教

方面的抽象属性和范畴毫无意义，他们关心的是

圣地的 “灵气”。当地 仙 真 的 众 多 传 说 以 及 他 们

留下来的 “圣迹”便是这种灵气的完美体现。因

此，无论古今，神圣空间的权威地位主要来自于

仙佛圣贤的传说及遗迹。
我们在有关主簿山治的文献中所遇到的第一

位神仙便是王兴，也就是 “主簿”本人。明代曹

学佺 （１５７４—１６４７）所 撰 《蜀 中 广 记》曰：“第

六：主簿治，在 邛 州 蒲 江 县 界，去 成 都 百 五 十

里，蜀郡王兴于此学道得仙，一名长秋山。”瑏瑨 王

兴这位仙人已出现在上文所引的两部较早的 《道
藏》文献，即 《无上秘要》 （６世纪）和 《三 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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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囊》 （唐 初），宋 朝 《云 笈 七 籤》基 本 上 重 复

《三洞珠囊》的有关信息。瑏瑩 这些记载中，读者已

找不到任何关于管理道民的 “祭酒”或东汉二十

四治具体情况的信息。当时，早期天师道的草根

团体及其集体仪式已被视为僻陋不堪，所以在这

些文献中每处古治分配有自己的仙人，有的治所

甚至拥有多位神仙来传承神圣的道脉。
那么，王 兴 如 何 成 为 了 “主 簿”？ 杜 光 庭

《灵化二十四》似乎 第 一 次 将 “主 簿”这 一 官 衔

给予了王兴，因而在所有晚出的文献中 “主簿王

兴”这一 称 呼 已 成 惯 例。如 《大 清 一 统 志》记

载：“长秋山，在蒲江县东二十里，相传 有 主 簿

王兴好道，得仙于此，一名主簿山。”瑐瑠 王兴的原

始传说出自葛洪 （２８３—３４３）《神仙传》：
王兴者，阳城人也，常居一谷中。本凡

民，不知书，无学道意也。昔汉武帝元封二

年，上嵩山，登大愚石室，起道宫，使董奉

君、东方朔等，斋洁思神。至夜，忽见仙人

长二丈余，耳下垂至肩。武帝礼而问之，仙

人答曰：“吾九疑仙人也，闻 中 岳 有 石 上 菖

蒲，一寸九节，服之可以长生，故来采之。”
言讫，忽然不见。武 帝 顾 谓 侍 臣 曰：“彼 非

欲学 道 服 食 者，必 是 中 岳 之 神，以 此 教 朕

耳。”乃采菖蒲服 之，且 二 年。而 武 帝 性 好

熟食，服菖蒲每 热 者，辄 烦 闷 不 快，乃 止。
时从官多皆服之，然莫能持久。唯王兴闻仙

人使武帝常服菖蒲，乃采服之，不息，遂得

长生。魏武帝时犹在，其邻里老小皆云传世

见之。视兴常如五十许人，其强健，日行三

百里。不知所之。瑐瑡

按 《神仙传》记载，王兴是河南人，与汉武帝

同时，本来并无向道之心，后因服食菖蒲而得仙。
他文化并不高，但只有他得知仙方以后能坚持到

底。据道经载，王兴服食菖蒲坚持了１０年，才证

得仙果。瑐瑢 《神仙传》中的王兴既不是蜀郡人，又没

有主簿的官衔。然而，元代仙传集 《历世真仙体道

通鉴》载有主簿王兴更 “完整”的传记：
王兴者，阳城人也。常居宛谷中，本凡

民不知，无学道之意也。汉武帝元封二年正

月甲子，上嵩高山，登大虞石，起道宫，使

董仲君、东方朔等斋洁思神。忽见仙人长及

二丈余，耳出头顶，下垂至肩，武帝礼而问

之，仙人曰：“吾九 嶷 山 人 也，闻 中 岳 石 山

菖蒲一寸九节，服之可以长生，故来采之。”
言讫，忽失所在。武 帝 顾 谓 侍 臣 曰：“彼 非

学道服食之徒也，恐是中岳之神，以此谕朕

耳。”乃采菖 蒲 服 之 二 年。武 帝 性 好 热 食，

服菖蒲，每食热，辄烦闷不快，乃止。时从

官亦多服之，然莫能持久。惟王兴闻仙人服

菖蒲之言，乃采服 之 不 息。后 为 蒲 江 主 簿，
闻县 境 有 神 仙 灵 化，每 瞻 望 云 际，归 心 达

诚，遂罢官，隐于 秋 长 山，即 二 十 二 化 也。
下有洞穴，中有千岁金蟾。古老相传，有见

之者，当即得道。又 有 琼 花 木，在 山 之 顶，
径八九尺，叶若白檀，终冬常茂，云此木花

开，即有于此升天得道者。花如芙蓉，香闻

数里。兴居此山，存神抱一，吸景内修。又

以乘 龙 蹑 纪 之 道，九 载 修 炼。忽 有 琼 花 吐

艳，又见 金 蟾 跳 跃，引 入 洞 中，遇 金 液 之

丹，拜而服之。后云车迎之，白日升天。后

人因兴得道，遂相传为主簿化。瑐瑣

据此，王 兴 服 食 菖 蒲 以 后，便 在 蒲 江 当 了

官，然后在 长 秋 山 隐 居，进 一 步 修 炼，最 后 成

仙，白日升天，主簿治 （主簿化）因而得名。有

趣的是，这 部 元 代 仙 传 集 按 唐 代 的 行 文 习 惯 以

“化”代 “治”。其作者也许参考了杜光庭 《灵化

二十四》一文。很明显，在 《道藏》的不同典籍

中，主簿王兴的形象和仙迹是一步一步形成的。
开始，王 兴 跟 天 师 道 的 一 处 古 治 联 系 起 来 了

（《无上秘要》 《三洞珠囊》）。晚出典籍中，王兴

获得了 “主簿”这一官衔，目的在于阐明王兴与
“主簿治”这一名称的关系 （《灵化二十四》 《历

世真仙体道通鉴》）。最后一个版本为官方记载和

方志所收录、传播。
明正德十三年 （１５１８）所修的 《四川 通 志》

中有一则有趣的故事：“长秋山，在治东二十里，
汉主簿王兴好道，一日遇白玉蟾载引，于此升仙

而去。”瑐瑤 本文中， “白玉蟾”可能原来指 的 是 一

只蟾 （月中三足蟾），但 人 们 不 得 不 联 想 到 南 宋

高道白玉蟾 （１１９４—？）的名字。通过这种解读，
王兴因而被视为宋朝人物，而且晚出文献通常将

主簿王兴和白玉蟾祖师联系起来。清光绪 《蒲江

县志》载：“宋：王 兴，蒲 江 主 簿 也。性 淡 泊，
好道；一日于长秋山遇白玉蝉 （蟾）引载，共驾

祥云升仙。”瑐瑥 误传的来源应该是 《历世真仙体道

通鉴》所 提 到 的 “千 岁 金 蟾”。书 写、刻 字 时，
金字和玉字是较容易弄混的，所以主簿王兴被误

解成与白玉蟾同时的人。
然而，主簿王兴似乎并非特别有魅力、能吸

引香客的仙人。庆幸的是，到了唐代，主簿山治

便有了一位新的仙真，这就是女冠杨正见。杜光

庭 《灵化二十四》中已提及这位女仙，但杨正见

的完整故事载于宋代李昉所编 《太平广记》中：
杨正见者，眉州通义县民杨宠女也。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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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聪悟仁悯，雅尚清虚。既笄，父母娉同郡

王生。王亦巨富，好宾客。一旦，舅姑会亲

故，市鱼，使正见 为 脍。宾 客 博 戏 于 厅 中，
日昃而盘食未备。正见怜鱼之生，盆中戏弄

之，竟不忍杀。既晡矣，舅姑促责食迟，正

见惧，窜于邻里，但 行 野 径 中，已 数 十 里，
不觉疲倦。见夹道花木，异于人世。至一山

舍，有女冠在焉，具 以 其 由 白 之。女 冠 曰：
“子 有 悯 人 好 生 之 心，可 以 教 也。”因 留 止

焉。山舍在蒲江县主簿化侧，其居无水，常

使正见汲涧泉。女冠素不食，为正见故，时

出山外求粮，以赡之，如此数年。正见恭慎

勤恪，执弟子之礼，未尝亏怠。忽于汲泉之

所，有一小儿，洁白可爱，才及年余，见人

喜且笑。正见抱而抚怜之，以为常矣，由此

汲水归迟者数四。女冠疑怪而问之，正见以

事白。女冠曰：“若 复 见，必 抱 儿 径 来，吾

欲一见耳。”自是 月 余，正 见 汲 泉，此 儿 复

出，因抱之而归。渐近家，儿已僵矣，视之

尤如草树之根，重数斤。女冠见而识之，乃

茯苓也，命洁甑以蒸之。会山中粮尽，女冠

出山求粮，给正见一日食、柴三小束，谕之

曰：“甑中之物，但尽此三束柴，止火可也，
勿辄视之。”女冠 出 山，期 一 夕 而 回。此 夕

大风雨，山水溢，道阻，十日不归。正见食

尽饥甚，闻 甑 中 物 香，因 窃 食 之，数 日 俱

尽，女冠方归。闻之 叹 曰：“神 仙 固 当 有 定

分！向不遇雨水坏 道，汝 岂 得 尽 食 灵 药 乎？

吾师常云：‘此山有人形茯苓，得食之者白

日升天。’吾伺之二十年矣。汝今遇而食之，
真得道者也。”自此 正 见 容 状 益 异，光 彩 射

人，常有 众 仙 降 其 室，与 之 论 真 宫 天 府 之

事。岁余，白日升天，即开元二十一年壬申

十一 月 三 日 也。常 谓 其 师 曰：“得 食 灵 药，
即日便合登仙；所以迟回者，幼年之时，见

父母拣税钱输官，有明净圆好者，窃藏二钱

玩之。以此为隐藏官钱过，罚居人间更一年

耳。”其升天处，即今邛州蒲江县主簿化也，
有汲水之处存焉。昔广汉主簿王兴，上升于

此。（出 《集仙录》）瑐瑦

《太平广记》的记载详尽，提供了杨 正 见 的

完整仙传，还说王兴是 “广汉主簿”。仙传的出

处应该是杜光庭所 编 的 《墉 城 集 仙 录》，由 于 主

簿治写成了 “主簿化”，我 们 也 可 以 确 定 杨 正 见

的故事出自唐代文献。公元７３３年便是杨正见升

仙之年。瑐瑧 今 天，长 秋 山 上 仍 有 一 口 “仙 女 井”，
传为杨正 见 当 年 汲 水、找 到 茯 苓 仙 药 的 地 方。瑐瑨

１９９９年 考 察 长 秋 山 时，水 井 旁 只 有 一 块 石 碑，
现在有一座简单的 “仙 女 亭”，里 面 供 奉 着 杨 正

见等神像。
主簿山古治 的 整 个 地 区 都 存 有 大 量 的 古 代

摩崖造像，大部分可追 溯 到 唐 宋 时 期。瑐瑩 蒲 江 县

城里 有 较 为 出 名、以 佛 教 石 刻 为 主 的 “飞 仙

阁”造 像 群。长 秋 山 的 摩 崖 造 像 多 为 道 教 题

材，规模 较 小，由 于 主 要 靠 当 地 热 心 群 众 保

护，已被 妆 彩 了 好 几 次，难 以 窥 见 其 本 来 面

目。山顶下的 “佛儿 岩”有 几 处 可 能 开 凿 于 唐

代的神龛，本应是道 教 造 像，但 经 过 几 番 妆 彩

后，都已展现出佛菩 萨 的 形 象 （见 图１）。仙 女

杨正见的 故 事 刻 在 了 佛 儿 岩 下 较 大 的 龛 子 里，
据说原来是唐代石刻 （见图２）。

图１　佛儿岩老君像 （作者摄于１９９９年）

图２　杨正见的故事，石刻 （作者摄于１９９９年）

附近的 “老 君 岩”保 护 得 最 好，唐 代 的 老

君石刻造像及 旁 边 的 “老 君 洞”不 再 暴 露 在 风

雨之 中，有 专 门 的 小 庙 堂 起 着 保 护 及 供 奉 作

用。经过累世妆彩，老 君 圣 像 当 然 不 再 是 原 来

的样子了 （见图３）。保存较好的 造 像 群 是 附 近

的 “灵 官 堂”，其 中 不 少 造 像 为 道 教 题 材，可

能是宋 代 石 刻 （见 图４）。１９９９年 的 灵 官 堂 环

境幽静、保 存 状 态 良 好。如 今，灵 官 堂 前 面 是

小马路，长 满 杂 草 的 石 刻 造 像 群 已 难 以 辨 识。
旁边一处出现了 严 重 的 塌 方，但 好 像 丝 毫 没 破

坏灵官堂的神像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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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３　老君岩石刻造像 （作者摄于２０１９年）

　图４　灵官堂 石 刻 造 像，局 部：真 武 大 帝 （作 者 摄 于

２０１９年）

在长秋山的仙人中，只有杨正见仍旧是朝拜

的对象，因 为 相 传 她 曾 发 现 山 区 赖 以 生 存 的 水

源。《蜀中广记》记载：
按 《临卭图 经》：杨 正 见，乡 民 杨 宠 之

女，年三十无家。开元时，入蒲江长秋山修

炼。垦田艰水，忽 见 白 牛，语 曰：“我 伏 地

下有神 水，可 穿 丈 余 得 水。”正 见 如 其 言，
果有涌泉。后得道上升。羽士赵仙甫，以事

闻，进其衣履。井迹见存。瑑瑠

杨正见的 “衣履”作为其升仙的依据，被唐

代高道赵仙甫送到了朝廷，以获得对杨正见成仙

一事的 最 高 认 可。青 城 山 道 士 赵 仙 甫 是 唐 玄 宗

（７１２—７５６在位）时代的人，与朝廷关系密切。瑑瑡

赵仙甫与蒲江长秋山有什么具体关系，则不得而

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到了唐代，主簿山古治已

拥有由 朝 廷 认 可 的 神 仙。加 上 长 秋 山 的 众 多 遗

迹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唐代应该是这座圣山的鼎盛

期之一。
相传为杨正见所发现的泉眼后以 “白牛井”

或 “卧 牛 井”命 名，１９９９年 尚 存，如 今 似 乎 已

枯竭，原地建有坟墓，旁边的石碑已倒。据明代

曹学佺 《蜀中名胜记》载：“长秋山，有卧牛井。

昔女冠杨正见，修炼于此，得石卧牛于下，砌井

而泉涌出，今井碑尚存。”瑑瑢 这头石卧牛至今保存

在长秋山上的佛教寺庙———卧牛寺中。“卧牛寺，
县东 十 九 里，傍 有 石 牛，倒 卧 井 边，因 改 是

名。”瑑瑣唐代时，此寺院名 “正见寺”；８１６年一位

名叫吕群的进士在寺庙壁上题了两首诗。《太平

广记》引 《河东记》曰：
唐进士吕群，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。性

粗褊不容物，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。……
复至眉州，留十余日。冬至之夕，逗宿眉西

之正见寺。其下且欲害之。适遇院僧有老病

将终，侍 烛 不 绝。其 计 不 行。群 此 夜 忽 不

乐，乃于东壁题诗 二 篇。其 一 曰：“路 行 三

蜀尽，身及一阳生。赖有残灯火，相依坐到

明。”其二曰：“社 后 辞 巢 燕，霜 前 别 蒂 蓬。
愿为蝴蝶梦，飞 去 觅 关 中。”题 讫，吟 讽 久

之，数行泪下。明日冬至，抵彭山县。瑑瑤

蒲江在眉州 （今之眉山）的西边，长秋山又

紧接眉山县界，因此 《河东记》所提及的正见寺

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卧牛寺。对中国的神圣空间而

言，这是一种很独特的状况：一座佛教寺庙的成

立、得名基于一位道教女仙的传说。
当今长秋山宗教生活的中心是山顶上的道观

———太清观。太清观的庙会定于每年夏历的六月

初 六，这 个 日 期 原 来 相 当 于１００９年 由 宋 真 宗

（９９８—１０２２在位）开 创 的 天 贶 节。瑑瑥 每 年 六 月 初

六，众多来自蒲江和眉山的香客上长秋山朝拜。
不过，这个 节 日 已 经 完 全 脱 离 了 跟 天 贶 节 的 关

系。当地人 朝 山 是 为 了 怀 念、奉 祀 “幺 姑 娘”，
也就是女仙杨正见。长秋山一带向来缺水，所以

发现了水 源 的 女 仙 仍 旧 受 到 当 地 人 的 爱 戴 和 崇

奉。瑑瑦所谓 “有功于民则祀之”也。
山顶下卧牛寺背后有陡峭的 “通天梯”，原来

是上太清观的捷径，但似乎已被各种植物覆盖了，
无法再使用。凌虚阁在卧牛寺的上方，原来可上

通天梯直达，现在只好走寺旁的盘陀路。凌虚阁

在当地文人的支持与赞助下建于１８５７年，位于卧

牛寺和太清观之间。瑑瑧 像长秋山所有的庙堂一样，
现在的建筑是上世纪８０年代重建的。凌虚阁一名

三圣宫，其主要神像是关圣帝君、文昌帝君和纯

阳祖师 （吕洞宾）。现在凌虚阁的另一作用是陈列

室，在太清观及其周围发现或出土的文物被收藏

在凌虚阁内。这些遗迹中有两通立于１２３４年的小

石碑，原来是宋代住持道长吴元道的墓碑。可惜，
凌虚阁的前殿 （玉皇楼）现已列为危房。

山顶上即是太清观，由两座主殿组成，中间

是天井 （见图５）。前 殿 （三 清 殿）里 供 奉 着 三

·４５· 　 宗　教　学　研　究　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



清和祖天 师 张 道 陵，后 殿 （斗 姆 宫，一 名 娘 娘

殿）中的主要神像是真武大帝和斗姥元君。清代
《蒲江县志》载：

太清观，县东二十里，在长秋山，即主

簿登仙处。层峦耸翠，高插云霄。每晨雾蒙

布，即主 大 雨。相 传，佛 座 下 有 硃 砂 井 一

口，无所征据，未可信也。瑑瑨

图５　太清观三清殿 （作者摄于２０１９年）

可见，太清观是蒲江县宗教地理的重要组成

部分，又是预测天气的地标，还相传其神座下产

朱砂这一珍贵的天然矿物。至于太清观的创建年

代，《蒲江县志》并无记载，但确认此庙是主簿

升仙的地方。太清观经历过好几番兴衰，因此道

观中的历史遗迹比较多。古代石雕神像及其他文

物保存在太清观的殿宇内，其中包括一尊据说是

张道陵的神像。太清观的殿宇是１９８０年 代 重 修

的，但不少保存下来的旧石条、柱子等也被用到

了道观的修复工程。笔者于１９９９年考察 主 簿 山

治时在大 殿 里 发 现 了 一 根 造 于１８０１年 的 柱 子，
日期刻在了柱身上。

据当地保存下来的碑铭及其他文物，太清观

应是宋代所建，更具体地说建于１０世 纪 末。撰

于１７５７年的 《培修玄都山小引》曰：
今有眉蒲交境数里，有玄都仙景。太清

观乃眉蒲第一之胜景也，自 雍 熙 之 年 始 建，
万历重修，而倾颓者百有余年。瑑瑩

据此，太清观始建 于 宋 代 雍 熙 年 间 （９８４—
９８７），明代万历年间 （１５７３—１６２０）重修。文中

所提及 一 百 多 年 以 来 的 破 败 情 况，应 该 源 于

１６４４年张 献 忠 （１６０６—１６４７）起 义 军 入 川 时 所

造成的破坏。当时，四川的大部分庙宇都尽为焦

土，长秋 山 上 的 寺 观 大 概 也 未 免 于 难。到 了 清

代，太清观得以修复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推测太清观本身建于宋

代，但是基于主簿山治的传统以及唐代女冠杨正

见的出现及官方认可，太清观一定有早于宋代的

前身。因此可以更准确地说，宋代是这座道观的

鼎盛期。当时，太清观中的神祠三次获得了朝廷

的认可和册封，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：
石蟾 神 祠，在 邛 州 蒲 江 县 长 秋 山 太 清

观。崇宁四年 三 月 赐 庙 额 “贞 （真？）济”。
高宗绍兴十二年七月封 “昭应侯”。

真济庙，庙 在 蒲 江 县 长 秋 山。昭 应 侯，
淳熙十一年二月加封 “昭应永利侯”。瑒瑠

这就是说，太清观内原有一座石蟾神祠，宋

徽宗于崇宁四年 （１１０５）为其赐匾 “贞济” （疑

是 “真济”），宋高宗于绍兴十二年 （１１４２）封庙

神为 “昭 应 侯”，宋 孝 宗 于 淳 熙 十 一 年 （１１８４）
为其加封 “昭应永利侯”。瑒瑡

在明清两 代 经 过 几 次 重 建 以 后 的 太 清 观 于

１９２７年成为了 由 中 共 领 导 的 农 民 协 会 武 装 革 命

斗争根据地，１９２９年 被 国 民 党 军 队 纵 火 焚 烧。瑒瑢

剩下的建 筑 物 是 公 社 化 （１９５８年）时 拆 除 的。
然而，当地民众并未忘掉这座古庙，他们集资修

复太清观，蒲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也参与修复工

作。太清观１９８６年 批 准 为 县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，
１９９７年批准 为 成 都 市 市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。２０１９
年，太清观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四川地区很多道观每晚都会点 “天灯” （一

名 “万年灯”），在高处悬挂一盏油灯，以保一方

平安无事。太清观的情况比较特殊。为了在长秋

山的两边护佑蒲江、眉山两县，太清观有两根灯

杆，一根在大殿前 （朝蒲江），一根在院内 （朝

眉山）。据载，“乾隆五十年 （１７８５），树立８米

高的铁灯竿。嘉庆二年 （１７９７），树立锡 皮 包 裹

的锡灯竿，高１２米”瑒瑣。至于今天太清观的灯杆

是否清代原物，则不得而知。

四、文人与长秋山

太清观后殿 （斗姆宫、娘娘殿）的大门有一

条下山道，可通往眉山。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一两

百米，便是 “群贤殿”。这座殿里供奉着宋代著

名理学家魏了翁 （１１７８－１２３７）及其家 族 成 员。
魏了翁既非道教仙真，又不是佛教高僧，而是一

位卓越 的 儒 家 学 者。他 是 蒲 江 县 人，１１９９年 中

进士，成 为 著 名 的 思 想 家 和 大 臣，学 者 称 其 为
“鹤山先生”，１２１０年他在蒲江办起了鹤山书院，
后世将魏了 翁 视 为 蜀 学 集 大 成 者。瑒瑤 群 贤 殿 里 的

塑像原来栩栩如生，妆彩工艺还算细 致。现 在，
群贤殿已加固，有全新的屋顶，旁边的小路也是

固定的阶梯了，但里面的塑像涂上了大金色，导

致人物身上的衣物再无个性的色彩，其脸部也跟

刷白了似的，总体给人留下呆板无趣的印象。
据说，魏了翁爱上了长秋山的风景，太清观

旁边曾 建 有 一 座 “秋 山 阁”，供 他 暂 住、写 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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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建筑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有群贤殿下

有一处小池塘，传为魏了翁的 “洗墨池”。民国

年间的 《眉山县志》载：
牛心山，一名长楸山，治西九十里，山

脊与蒲江分界，孤峰耸峙，体象庄严，俯视

万山，周回拱揖。顶建太清古观，观前一井，
相传昔有道士，取井水炼丹。丹成，适蒲江

县主簿至，道士取丹与服，俱羽化去。（见旧

志）山南，池约半亩，水澄澈，色黝。相传

为宋魏了翁读书遗迹，旧有碑，今剥落。瑒瑥

根据 《眉山县志》这段记载，长秋山的另一

别名为 “牛心山”，还有主簿升仙传说的新版本。
１９９９年考察 长 秋 山 时，洗 墨 池 是 一 面 幽 静 的 小

池塘，水边有柳树，时而池中的青蛙成 群 大 叫，
当地人称 “青蛙开会”。如今，洗墨池依然存在。
群贤殿以下新建了一座庙堂，匾额上写着 “二郎

观”，由 “眉山众居士等赠”， “献给璤珉大帝”，
惠民大帝即川主。此庙规模不小，但似乎已成危

房，也没见得有人。
自从魏了翁在山上留下了遗迹以来，古老的

主簿 山 治 在 清 代 成 为 了 蒲 江 “八 景”之 一，以
“长秋仙迹”之美名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。当地文

人为太清观写了不少诗词。１８１０年重阳节，７位

文士登临太清观，他们当时留下的８首诗 （一人

因病负约，其诗系补遗）被刻在了小石碑上，至

今保存在太清观三清殿内 （见图６）。瑒瑦 然而，对当

地文人而言，太清观不但是游玩、吟诗的一个景

点，长秋山上的庙宇同时是他们朝圣、礼拜并立

功德的宗教活动场所。由当地文人修建于１８５７年

的凌虚阁 （三圣宫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这座庙

虽然也包含了６间 “书屋”，也即提供给读书人的

学习空间，但凌虚阁的主 要 作 用 是 宗 教 方 面 的，
而且龙门派的住持道士也参与了修建工程。瑒瑧 总而

言之，道、佛二教的宗教生活和当地文人的儒家

风范在清代的长秋山已完全融为了一体，体现了

神州神圣空间的一大特点———三教并存。

图６　太清观三清殿内的诗碑 （作者摄于２０１９年）

五、主簿山治的现状

如今，天师道二十四治中有不少地方已恢复

为道观，多由全真龙门派道士住持。有的古治又

是地方道协的所在处，新津县天社山老子庙是其

中一例。长秋山 （主簿山）的情况则与之大不相

同。据官 方 说 明，太 清 观 根 本 不 是 宗 教 活 动 场

所，而是文 物 保 护 单 位。１９９９年３月，蒲 江 文

管所的龙腾先生告知，长秋山太清观等地 “现均

无宗教 活 动，但 有 信 仰 道 教 群 众 前 往 朝 拜、烧

香”。“现在居住庙子的人是些居士 （自愿居住高

山寺观 的 人）。因 太 清 观 是 市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，
不进行宗教活动，不进行道教教育，但给管理人

员讲述一些道教常识。”根据这些说明，要 是 不

经实地考察，人们或许以为太清观、卧牛寺等地

的气氛如同博物馆。其实完全不是。由女居士管

理的寺庙里宗教氛围很浓。文管所龙先生也指出

过，偶尔有游方道士到太清 观 暂 住。１９９９年１０
月，有一位全真龙门派的道长住在太清观，当时

每天都有很多香客来朝拜或请道长画符、看病或

解决别 的 问 题。不 恢 复 太 清 观 为 正 式 的 合 法 道

观，似乎完全忽略了当地民众的需求。当时，居

住太清观的居士多表示对现状的不满，恳切希望

古庙早日恢复为道观。事实上，太清观是一个有

宗教活动的地方，但在官方的层面这一点还没有

得到认可。
至于长 秋 山 目 前 的 情 况，笔 者 尚 未 深 入 了

解。虽然听说太清观现有道士居住，但上次前往

时，太清观的大门未开，里面似乎空无一人。卧

牛寺有 两 位 女 居 士 守 着，她 们 说 平 时 还 有 师 父

在，而且太清观也有人管。就像中国农村的整个

大环境一样，长秋山也有一些变化，已不见传统

农作物，山上现在产大量的橘子。长秋山现有小

盘山路，小一点的汽车可开到卧牛寺，但由于附

近修了高速公路和隧道，从平地绕到山路入口的

路线还 是 相 当 复 杂 的，显 得 太 清 观 比 以 前 还 偏

僻。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山上寺庙的现状上。以前

似乎有一些发展和增修，但现在却会看见几处危

房。天师道二十四治的部分古治还在，但它们也

需要进一步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。对长秋山以及

太清观而言，当务之急就是将宗教活动和文物保

护结合起来发展。在道教洞天福地申遗的时候，
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的 “草根”宗教地理体系也

不容忽略。
（责任编辑：首之）

＊ 本文系四 川 大 学 中 央 高 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项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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